
·

民族语言
·

关 于 东 乡 语 元 音

那 德 木 德

蒙古亲属语的调查研究
,

是当前蒙古语学界引人注目的课题之一
。

然而对这个课题的研

究至今尚处在比较落后的状况中
。

我院蒙古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计划和科研规划中
,

也规定

了进行蒙古亲属语介绍研究的任务
�

笔者拟从东乡语
、

裕固语的调查研究着手
,

逐步深入地

进行这项工作
�

我以往未曾搞过这方面的调查研究
,

有关东乡语资料也是近来初次接触
,

所

以观察所得甚为肤浅
,

谬误之处实所难免
。

尽管如此
,

还是想把自己的初步探讨所得整理归

纳勉成笔录
,

供研究者参考
,

并希批评指正
。

东乡语在语音
、

词汇
、

语法结构诸方面有很多情况同蒙古语特别是和古蒙古语相同或者

相合
,

同时这种相同或相合的情况存在着一定的规律性
。

这对蒙古语的研究 以至阿尔泰祖语

的深入探讨具有重要意义
�

现在
,

我们来逐一探讨一下东乡语的元音
。

一
、

东乡语和蒙古语的 �
。〕元音

蒙 古语的 �� 〕并非舌根元音
,

而是稍靠前一些的 �� 〕
。

东乡语亦同样
。

东乡语词的第一音节以后的短元音
,

一般不发生脱落
、

弱化以至形成复辅音的情况
,

所

以 〔
�
〕元音的前化现象并不多见

。

例如
�

�
���

�

— 林闲 �怕 �
� � ��

—
杆。�生命 �

� � �

一耐 � 口 �
� � �� �

一 砷浦 �拿
、

取 �

� 夸�‘ � ��

—
断味价‘�大家 �等

。

由于各个音节内的元音较为清晰
,

互 相 之 间 的 影 响 就 甚 小
。

可 是类 似 《�幻塔山 》

�夺。今 《� 幻’“ 》�林丫祠�等词内 〔�� 〕的复合音节中的元音 〔
“
〕则有前化现象

·

又 如

《‘矽》一词可以说成 《
。
电〔 �》等

。

察哈尔土语中的前化元音 〔
“
〕系古代的《妹》或《旅》� �� � �两个音节 中的 〔�〕辅 音

阶 范
�

形成 一合元吾
�

百粕影响
�

�泵渐咙衡 必 � ��一�� 一况
� 努的

�

划后夹
�

�毋〕 元音换宁 下

来
,

使近傍的辅音发生一定程度的鳄化
�

例如
�

〔
� � �〕�解。� 变 成 了 〔畏 � � 〕

。

察

哈尔土语 〔犯 � �� 〕
,

东乡语为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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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顺巴雅尔同志说
� “

……东乡语的词汇
,

大体上由开音节词沟成
” 。

这一结论是正确

的�
。

对于东乡语的 �� 〕元音
,

那顺 巴雅尔同志认为属于央元音
、

不圆唇低元音
,

此说 较

确
�

但托达叶娃却说属
“

不圆唇
、

舌根低元音
” 。

诚然
,

由于某些舌根辅音的影响
,

在个别

词里听起来稍后的情况是有的
,

但是总的来说并不是那么后的
。

按照听觉
,

蒙古语和东乡语

的 �� � 元音似乎是相同的
,

但在具体的词里并不都是对应的
。

例如
�

东乡语 � � ‘毋”

�哺�
,

察哈尔为毋�� �

东乡语
� � � �� �“心�

,

察哈尔为毋扭 �
�

察哈尔
� “�� � �闹习�

,

东乡语为��‘ � �

蒙古语
� ��� � �洲田�

,

东乡语为‘“
”� “ �

东乡语
� “‘� � �啾〕�

,

察哈尔为�� � ,
等

。

东乡语 �。〕元音 �司蒙古语 〔
�
〕元音不完全对应

,

但同其他元音 何应的情况却 经 常 碰

到
。

例如
�

蒙
一

占语
�

蒙古语
�

蒙古语
�

� � � � � �

� � 乙� � �

�“耐�
,

东乡语为�
。

一
�伽, 开

讨�
,

东乡语为� � � � � �

� � � � “ � �‘执试�
,

东乡语为�
� � �““ ,

如此而 已
,

恕不赘列
。

此种情况
,

从古代蒙古语发展到现代蒙语
,

元音在其构成过程中

发生过许多变化
。

观察一下方言土语的情况
,

也是如此
。

例如
�

察哈尔的
。� 寸

,

在 科 尔沁

一些地区叫
。� 彗

。

这种情形有待于作进一步的比较研究
�

二
、

东乡语和滚古语 的 〔的 元音

庄察哈尔上语中
,

�。〕元音一般为舌中元音
。

在少数一些 同里发 音犹若 �� 〕
。

例如
� � � �伽、

� � � �� � � ,偏份�等
。

一

但是在东乡语里这个语音较为复杂
。

清格尔泰同志得出结论
� “ � 是舌尖元音

,

常用 来

表示国际音际中的 ��� 和 �飞〕音
,

有时也表示不圆唇后闭元 音 ��� 〕
”

� 《蒙 古 历 史 语

文 》�� 年第二期 �
。

那顺 巴雅尔同志说
� “

��� � 属舌后
、

不 圆唇
、

闭 元 音
” �

又 认 为
“

〔
。
〕是舌中

、

不圆唇
、

半开元音
” 。

但是没有说明这两个语音是否各为音位� 相互间 究

竟有何关系� 托达叶娃也是除分别列举一些例词外
,

并没有指出它们的规律
�

蒙古语的科尔沁土语中大都把 〔
,
〕�

” �发音为 〔� 〕
。

拿蒙古亲属语或阿尔 泰 语 系

其他语言来说
,

阿塞尔拜疆语有类似 �。
、 。、

。
、

� � 的四个相近元音�
土库曼语

、

楚瓦什

语
、

塔塔尔语
、

巴什基里亚语
、

阿尔泰卡耳梅克语
、

哈卡斯语等
,

都存 在 类 似 ��� 〕的元
二兮万�

曰
�

对于东乡语中的 〔习 和 �‘〕
,

至今谁也还没有找到它们是属于两个区别意义的 不 同

音位的根据
。

�习 元音在词的任何一个音节中都可 以见到
,

但是 �� 〕在词首却见不到
,

出现时常常要伴随辅音
。

东乡语中有 �。〕音位
。

这个 �。〕在某些条件的作用下常常听似 ��� 〕音
,

有时听起来



像 〔
�
〕

。

在汉语借词里常见到很多 〔。〕元音
,

同时多 出现 在 〔�孔
、

�。
、

吞
、

几
、

��
、

��
、

� 〕等类捕音之后
,

它们同汉语的舌尖元音比较接近
。

但是东乡语的这些辅音并不 同于 北 京

话的辅音
,

却与甘肃地方的汉语语音相似
,

所以该元音同 ��
、

飞〕略有差异
。

在汉语中
,

这

些元音虽被称作舌尖元音
,

但是如果舍弃它的辅音
,

则大体同 ��� � 的读音相 同
。

东乡语 中

还有一部分词里的 〔
�
〕元音

,

因于发音时嘴唇的参与松驰
,

听起来好像 〔�� 〕音
。

例 如
�

� 二 � 。� �

硫扩、
,

� 二 � � � � 依刹扩、
,

梦�� � � � 了‘七衬、等
。

以 前 的 调 查 者

把一部分阳性 山 记成了 〔哟
,

例如把 《甸户 一词记作 〔� ��
�一 � �“〕

,

致使有 的人

记作 〔� 。
‘�
一 � �‘� 〕

�
把 �氏蜘汀》记作 〔� ��  � � � �

〕
,

把《哺》记作 〔
� � 斑 �

〕
,

其 实

这些都不是 〔�� 〕
,

可能是阳性 〔�
。

因此
,

把当作 〔��� 〕对待的元音之一部 看 作 �
。
� 或

〔
�
� 的窄化是可以的

。

讲话时听起来比 ��� 为宽
,

稍后一些
。

�习 音位存在 〔孤
、 � 、

�

均 之类的变体
。

察哈尔语音中也有这类变体
,

例如
�

讨〕一
。�

、
,伽一

“‘ 、

啸
肠, 一

� � � �� 月等
。

近年来清格尔泰同志说
� “

��� 〕是后
、

不园唇
、

闭元音
,

其 它 几 种 语 言 的

〔。〕元音发音时稍窄并靠后时就会出现这样的读音
” �

这一说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

蒙古语的 〔
“
〕元音也是较为复杂的元音

。

如在科尔沁的一些地方发作 〔�� 〕
,

卫拉特
,

鄂

尔多斯发作 �
�
〕

,

察哈尔发作 �
。
〕等

。

桑席耶夫对于这一元音是这样说的
� “ �

一非园唇的

半闭元音
,

在所有蒙古语方言中都是存在的
,

且具多种样式
�
� �达斡尔和布 里 亚特 方 言

中
,

这个音的读音虽则大部在舌中
,

但因受边音 〔�� 的影响
,

较为前化
,

同闭音 〔�� 接 近

的情况甚多
,

故在标音时常常被记作 �旬
� � �喀尔喀卫拉特方言这个元音的读音在 舌 尖

部位
。

但是如果受到别的语音的影响时 �对喀尔喀方言而言 �便成为闭元音
。

这 样 一 来
,

〔
�
〕音位受到各种各样的影 响造 成 的变化所左右

,

在很多蒙古学的语言研究著作 中
,

常

常被记作 �
� 、 � 、

色
、

的 等符号
”

�
。

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
,

且 有 巴 思 八文 中 的 两 个

〔
� 、

亡〕音为佐证
。

至此
,

我们还应当指出的一点是
,

东乡语的毋或
。
元音有时由于受某个辅音的 影 响

,

发

生无声清化现象
。

例如
� � 甲”

掀
“ �白耐 �

,

�甲�孔“ �如阅 �等
。

这一现 象 在 察哈尔土语

里也有
,

如把《伽甲脚》为 �。‘�� 《伽扩》读如� 笋 , 李
。

三
、

东乡语和蒙古语的 〔
。〕元音

一

�
纷代蒙古语有一个 �。 � 园唇元音

,

但是不能认为
,

就是这个元音经过分孽之后 才 产生

了儿个元音
。

在回绝蒙文里
,

这个元音在书写上没有什么区别
,

在古蒙古语里没有唇和谐
�

随

着蒙古书面语的逐步形成
,

含有古代蒙古语 �� 〕元音的词
,

大多数演变成 了 现 代 口 语 的

�。〕
,

还有一部分词演变成了 ��
、 。〕或 �的 元音

�

在各个蒙古 语土 语 中 〔
。
〕元音 的

构成情况也是不平衡的
,

察哈尔土语为 〔
。〕

,

卫 拉 特
、

鄂尔多斯为 〔司
,

科尔沁
、

巴 尔

虎布里亚特土语 中无
,

但在巴尔虎布里亚特土语中却有
一

长元音 〔以 〕
,

科尔沁的某些地区读

如 〔。 。〕
。

东乡语的 〔
�
〕元音有时读如 〔

”
〕

,

有时读如 〔。〕
,

有时侯又似乎 读 作 短 复

合元 音 〔
。�
〕

。

� ��  年 清格尔泰同志作 出结论说
� “

〔
。〕的读音在一般情况下同复 合 元



音�
� 。
�相以

,

当它出现在小舌音或 �侯音前后时
,

好像蒙古语的〔
。 、 “
〕

。

��� �� ��
�
�� �� 〕翩分

、

小
·

。。
�
。

·

� �
〕是短元音

。

�原文用斯拉夫音标—作者 �含有 〔。 � 的读音
,

介于蒙古语

的 〔� 〕和 〔
�
� 之间

,

并接近
�

〔
�
〕

” 。

� 《
一

蒙古历史语言 》��� 年二月号第�� 页 �
。

托达

叶娃说
� “ �

一园唇舌中元音
” 。

�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东乡语的 �。〕元音和蒙古语的园唇元音的对应情况
�

同 �。〕对应的如
�

哟一
� ��

、

坛�耐一
� � ����。

坛价‘衬一
� �  � 。

、

‘耐一
� � � 。�

淑 �, 学�一� � 、

扣“斌一
� � � 。

�动分一 � � ��。, �
� ��。

、

坛知临一
� ��� � � � �

卸一 � � �。等
�

同长 ��� 〕对应的如
�

研了 � 口 语中读作 〔�
� �〕 �—

� ��。。等
�

同 �。〕对应的如
�

坛。一� � � � 、

杨
。
一

� � � �

标和一� � “ � ��
。

加, 。
一

� �“
�

娜�一 � “� �
、 � � � � � � � 、 �

、耐一
� �� 、

、讨 � 口语 。� �� �一
。每��

、

甸
�

耐一 � � � � � �
、

介洲附
—

�� � � �等
。

蒙 古 语 书 面语里以〔
。� �,� 起首的一些词

,

在现代蒙古语 口语里 已经变成 〔叼 元 音
�

这个元音在东乡语里
,

有一部分变成了 〔
。
〕

,
·

另一部分仍保持着 〔
。� 的原型

。

如
�

�  嘴拍一
osu习、

勺口一
oduni、

咖切心

气锹

—
toduni

一可i
om u

、 哟一
’
d
“、

, , 份一
。t舀i

、

这个 〔
“
〕也有变为 〔

”
〕的如

:
碱一

”
d
“ ,

翩一
m “ ,

ik
”
等

,
还有(油b》一词在蒙

古话里为彗
。 m o

g
,

但在东乡语里却为t卯m
。卯

。

东乡语的 〔
o
〕元音的读音

,

在前后辅音的影响下有着些微的差 别
,

例如 k
uon

( 脚 )
、

g
u o

g
u o

k
u

( 吃奶 ) 等
。

总的来看
,

具有阴性元音的性质
。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

蒙古语的词汇 日渐丰富起来
,

为了克服元音音位的贫乏
,

一部分读

音相同或相近而含义不同的词
,

越来越有必要在 口 语里加以区别
,

这就形成了蒙古语中各种元

西不断增生的情形
。

如果说古代蒙
一

占语里仅仅有两个园唇元音的话
,

那么最低限度像 《耐
碱 坛访 坛扩》一类的词

,

其末尾的短元音脱落后
,

只能留下 〔
。
d

、
u

d 〕这一形式
。

因此
,

〔
“
d

、
o

d 〕 这种形式就有了产生的必要
。

这种情形 同第一音节以后的短元音的弱化和词 尾

短元音的脱落有言密切的关系
。

但在东乡语里没有经过上述阶段
,

所以园唇元音未能增生
。

这也是东乡 语自身发展的一个特点
。

东乡语在其词汇不i析丰富的情况下区分词的意义时
,

没



有经过增加语音的途径
,

而是通过重音
、

辅音的变换和音节数量的增减等手段获得发展的
.

四
、

东乡语和象古语的 (
u
〕元音

古代蒙古语里有一个 〔y〕园唇元音
,

回绝蒙古文字中以《坛》的形式书写于词首
。

它在

发展过程中产生了 ( 。
、

u

〕两个元音
.
这个元音以没有唇和谐的身份经常出现在词的 第 一

音节之后
。

蒙古语里 (司 为阳性元音
,

(

u

〕为阴性元音
。

但是在东乡语里这个元音 比 较

复杂
,

它在任何词里都可以碰到
,

只是在不同的词里听起来音质略微不 同而 己
。

其读音大体

上如同 (
u 、

。
、
。 。

, uQ
、

w 的 等
。

清 格 尔泰 说
: “ u

的读音具有介于蒙古语。 和
u之间的

性质
,

并与
u
接近

” 。

¼ 察哈尔土语里有 。
、

u

元音
,

卫拉特有
u ,

y 元音
,

达斡尔语 中 有
。

和 。结合而成的
。
元音

.
在喀喇沁土语里 。元音为 。。复合短元音

。

蒙古语 口 语 里
,

o
、

u 只

能在词的第一音节中见到
。

第一音节以后的各音 节中
,

可以在。之后和 a
、

u 之后碰到像
。 一

类的弱化元音
。

这两个元音的主要特点在于
,

具有半唇化情形
,

如果除去唇的参与
,

则 。 就

似乎变成了a
,

u

就变成了
。。

喀喇沁的某些词里见 到 的‘a或
uQ也表现了半唇 化 状态

。

依
·

鲍培曾说
: “

蒙古语族语的
u ,

可以用现代蒙古语的
。
来表示

,

但是还存在特殊的 变 异
。

对

此
,

看 一看具有变化规律的 (A 〕和没有变化规律的(B〕是必要的
”

½

。

这一说法正好反映

了蒙古语和东乡语的
u
元音在进行比较时

,

有的有规律可循
,

有的却没有规律可循的实 际 状

况
。

从听觉的角度来讲
,

对辨别音色间题进行深入细微的研究是必要的
。

现将本人记录的几

个例词列举如下
,

以供参考
:

uIJe

fud u

G o ni习

G o a ra 习

U S U

to q Q tg a

G o n a

u a n 各1

标阳
、

u s u
q 枷佃

岛
咖韧

、

研八
、

飞献喇沁等
。

认抓哟袱碌城俪
,

恤

:}夺别是像我这样一个对东乡语初次接触的人来说
,

分辨它的某些语音是很困难的
.

东乡语的
u
元音究竟和蒙古语的哪些元音相对应呢? 简言之

,

有如下对应情形
:

,碗 ( 0 W
01 )一

uwun、 、翩 (
o rgox )一

u“ u 、

哟
(Jowog)一

sum。。。、

以上词里的
u ,

同蒙古语的
。
元音相当

。

、州阳 (
。t a s

)—
udasun、 标阳 (

0 5
)—
usu、

知神 (
一

n
o

r 。:
)一
nuru。、 ,

耐 (
501)—

sula

俩 (
som )一

sumu、 喻祀 ( to l)一
tulu(坛街。)

如以( t
os)一

tusa、
以上词里的

u
元音同蒙古语的。元音相对应

。

场
。
以 (

u电u: r )—
ud气u ,

际而, ( d u: r ”。 )一
duru;, de gur 、

际知 ( t
ul ) 一一 t

u1)。
、



以上词里的
u
元音同蒙语的

u元音相对应
,

这种对应尤为多见
。

另外
,

东乡语的
u
元音还有同东乡语的

。
元音相对应的情况

,

如
:

认矿 (m
od )一

mutu、 肠耐 (
“。‘ 。 r

) —
su‘0 、

响祠 , ( t ”G ”:
) 一
tu‘a ”等·

蒙古语的书面语里有一部分以《、》( i )起首的词
,

在现代口 语里 已变成了园唇 元 音
。

但是东乡语里有的有所变化
,

有的则没有变化
。

例如
:

砷(
nud)一

nudun、

声耐 (
n
毗m Q

s )一
numb‘: s u : ( ‘知旧 )如果指眼泪时可说

n iou su。
。

,

加式 (
n u , r

) 一
nJu、 砂9 (可

“ s
) 一
tousu;、

闹 (了
ud )一

舀id u :
、

彻袱, (
X。士Q g )一

qutQ‘o 等 。

蒙古书面语中
,

为了区别某些词的词义
,

使用《卿一
夺扩》等类 的词尾元音区分 法

.

这种现象一方面可能同文字学有关
,

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属于古代说法的痕迹
,

而到了现代口

语中都成了 〔
x
Qr 〕

。

但是在东乡语里
,

d
” r “”

(
气川丫白)和d

“
rQ

“
( 斌 ,

·

伽试, ) 则含有 不 同

的词义差别
,

又如f
udQ (嘛

。)
、

f
u

d
u

( 、口)亦然
.

现代蒙古语 口语里的四个园 唇元音。
、 。 、 。 、

u
,

不用说是由古代祖语 的
。 、

u

(
y

) 演

化而来的
。

但是哪个元音究竟属于哪个元音的演化
,

无法作出明确的答复
。

此点我们可 以从

东乡语的状况得到了解
。

比较阿尔泰语系某些语言的园唇元音
,

它们的数量方面和读音方面都有一些差别
。

请参

阅下表
:

语 种

塞 尔 y
y

蒙满一突一阿一楚

塔
阿尔泰

一

卡耳梅克语

雅 库 特 语

乌 兹 别 克 语

萨 拉 语

布 里 亚 特 语

达 斡 尔 语

土 族 语

保 安 语

裕 固 语
.

东 乡 语

y

y

语一语一语
l

语

一
语

一
语

拜一什一尔
瓦一塔

( y )

.
裕固语 在这主要指哈拉裕固语

。



五
、

东乡语和象古语的 〔门 元音

蒙古语的元音内《、》( i) 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元音
。

在各方言中这个元音有着各自的 不

同特点
。

但对它的研究 目前尚处于落后状态
。

察 哈尔和喀喇沁土语里《、》(i )元音是按 阴 阳

性严格区分的
,

别的方言里究竟如何
,

.

尚待进一步探讨
。

据说《、》( i ) 元音在古代蒙古语 中有阴阳性之分
。

在古代蒙古语里
,

出现过三次 音 节

变化
,

即
:
进入词的某一元音的d

、

t辅音之后 出现的i或 工元音
,

演化成别的元音
,

而这种辅

音又变成电
、

可辅 音
。

这种现象
,

桑席耶夫把它解释为
“

《、》( i ) 的三个属折
” ,

但 是 对

于《、》( i) 元音的异化却未能给予园满的解释
。

阿尔泰祖语和古代蒙古语里有过 ti
、

di 音

节
,

到了十七世纪的时候
,

演变为 f
、

电元或者 别 的什么语音
,

这是事实
。

但是i元音的 异

化
,

特别是词首音节中的 i元音后退同化现象
,

这同蒙古语里产生了四个园唇元音
、

产生了

唇和谐
、

词首音节之后的元音弱化以致仅起复活辅音的作用而又大量产生了复辅音的结果关

系甚为密切
,

甚至同词的重音变化也不无关系
。

.

阿尔泰语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存在元音和谐律
。

,

大凡某个语言
,

它的阴阳性元音和谐

律如果很严密 的话
,

那么它就不会有中性元音这个现象
.
这虽则不是语义学上的要求

,

但却

是发音器官功能上的需要
。

我们暂不说蒙古亲属语
,

就拿没有元音和谐律的汉 语 来 说
,

代
”

—
dtri 租 “

对
”

—
dui 两个词里的i元音 ,

难道按照发音器官方面的情形它们在音质

上正好相同吗 ? 因此
,

蒙古亲 属 语 的 i元音
,

当它和别的语音相结合的时侯
,

到底是个 啥

情形呢 ? 我们在五十年代调查时却严重忽略了这个问题
,

_ .

而作出了它是中性元音的结论
。

尤

其是对有无阴性和阳性 i元音音位的问题
,

更没有作认真的考虑
。

我们参阅东乡语的某些调查材料时发现
,

任何一个词里碰到的 i
,

都是用同一个符号 记

录的
,

有的i被记作 〔ux 〕或 〔二〕
,

尤 其 是把 〔dz
、

t
s
、

s
、

d 号
、

t 争
、

昌
、

孔〕等 辅 音 之 后

的
、

听起来十分清晰的舌尖元音用俄文字母 〔、〕进行记录
,

后来用国际音标转写时又变成

了 〔。〕
.
例如

: 。
ig
o c y H ,

。。 g
a c y H ( 血管 )

。

也有把舌尖元音直接记为 〔i〕元音的
。

《愉耐》一词在东乡语里实际是这样说的
: S ldQsu。沪SdQ

su。。

东乡语的 i元音虽则大都在第一音节辅音之后出现
,

但是在 ti
、

di

、

xi 等辅 音 之 后 从

未见到
。

奇怪的是如果 X 辅音之后出现i的话
,

则常常变成ki
,

同卫拉特 (鄂尔多斯 )方 言

的情形相似
。

六
、

关于元音的结合和长元音

东乡 语 的 词 中一般不存在复辅音
,

一个音节总是 由一个元音和一个辅音相结合构成
。

因此
,

大量存在着元音一辅音音节和辅音一元音音节
,

这和古代蒙古语的音节甚为相近
。

但是东乡语的元音之间却存在着按照一定的语音规律进行互相组合的现 象
。

对此
,

截止

目前我们尚未能予以详尽的加以揭示
?

·

了Q
,



刘照雄编著《东乡语简志 》一书中说
, “

东乡语的复元音按其结合成分可分为二合元音

和三合元音
。

二合元音按发音情况又分为前响二合元音和后响二合元音
” 。

同时把 ai.
、 。i

、

a o
、

o u

叫作前响二合元音
;
把 i
a 、

i
。、

u a 叫作后响二合元 音
。

而
“

三合元音 有 i
ao 、 一

i

o u

(

i

u

)

、
u a

i

、
u o

i
(

。 i
) 四个

,, 。

¾

那顺巴雅尔认为
,

东乡语有
“ a

i
、

a u
、

o u
、

u
i

、 。i
( 下降二合 元 音 )

、

i
Q

、

1
0

、

i
u

.

i
。、 u a

( 上升二合元音 )
、

u a
i

、

i
a u

( 三合元音 )
”

等复元音
。

清格尔 泰认为东乡语 有
“ a

i
、

a u
、 。i

、 。u 、
o u

、
u

i

、

i
a

、

i
。 、

1
0

、

i
u

、
u Q

、
u Q

i

、

i a
u

等复合元音
” 。

上述举例虽则相互之间似乎基本上一致
,

但是也有细微差别
。

按清格尔泰的说法有
。 u
复

合元音
,

而按那顺 巴雅尔和刘照雄的说法
,

没有这个元音
;
按清格尔泰和那顺巴雅尔的说法有

io 这个复元音
,

而刘照雄的却无
;
清

、

那的说法有 ia
u
复元音

,

刘的说法则有 ia
。
复元音

;

刘的说法有
uoi、 i

o u
,

而其他二位的说法则无
。

对于含有这类元音的词
,

各人的说 法 亦 有

差别
,

如那顺 巴雅尔
: toiorun (气‘, 。)

,

刘照雄
: t“iQ o r u n 等

·

蒙古语在古时候 同样是 以单元音构成音节的
,

每一个辅音的或前或后都必须 有元 音 出

现
。

到了后期元音和谐律发生很大变化
,

如词首音节中的元音起了变化
,

词内元音弱化
,

复

辅音产生
,

各个方言里不同程度地形成了一些长复合元音
。

近代蒙古语里发生了复合元音同

化并向长元音转化的趋势
。

拿东乡语来说
,

词首音节里的元音并没有被 全部 同化
,

例如
:
知了一

nudtl n (其 词
首音节里的元音已同化 )

;
甸〕一 m

‘
“ (其 词 首 音节里的元音照旧保 留着 )

; ,

姗一
“ ““价 林一

“

t5i ( 蒙古语里叫勿“)
.
由此可见

,

东乡语尚处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
,

即其

元音和谐律尚不十分严格
,

复合元音尚未完全形成
,

长元音尚未成为一个系统 ( 偶然可以听

到 )
。

东乡语里没有〔tri
、 。

i
、

ui 〕一类的复元音
,

但存在oj
、

幻
、

uj 这样的音节
。

那顺巴雅尔把

《帐树》记为 〔oj ik
“
〕是很准确的

,

这个词 的音节划分就是
: 。
一ji一k

u 。

但 是 该 同 志 把
“

站立
”

一词却记成了 〔b aik
u
〕(氏和日)

,

实际应为 〔b
ajik u〕

·

再举数例
: taj
—

伽耗卜
、

d
o

l i 一d u loj

—
, 游

,
。

n a
jm
a

一 卜材
,

u

j
l 』。

一耐护uj一aq u
—

、偏树 等
。

但是不存在
“
i沪
oj这样的格式

,

而存在b
“
j j
”
(献〕) t

“
j
i “

(
伽祠 )这一格式

。

这里似乎 是

i辅音的延长
。

同时听起来j的后面有时侯有i
,

有时侯却没有
。

古代蒙古屠里的《、双
·

坛
·

玩》等格式实际上就是 oj i
、 。

ji

、
u

ji

,

后来演化为 ai 一“
成、e i

,

ui 、y i
,

现在大都变成了
。: 、

E

: 、

y
: 、

Y

: 。

在察哈尔土语里有时听起 来 好 像

复合元音
,

而且并非下降复合元音
,

而是上升复合元音
.

阿尔泰语里
,

按元音 + 辅音 + 元音的格式构成长
、

复合元音的情形并非蒙古语所独有
。

我

们以吉尔吉斯语为例来看
:
该语言里共有六个长元音

,

这些长元音是由两个元音之间的辅音脱

落形成的
。

古代吉尔吉斯语为例来看
:
该语言里共有六个长元音

,

这些长元音是由两个元音之

·

7 落
,



’al 的辅音脱落形成的
。

古代吉尔吉斯语的ta p
up ,

现 在 变 成 了 tQ
:p ,

含 有
“

寻 找
”

的 意

思
.
假如说成 t

ap ,

那就有了班级
、

队
、

阶 级 的含 义
.
波斯语说b

a五a
,

吉尔吉斯语为b。
:

(城四)
,

波斯语说b
“
h a d

” r ,

吉尔吉斯语 说 b
Q:tir (的 , ‘)

。

东乡语 说
Q‘a n

( 林守)
、

吉尔

吉斯语 aj il
。

蒙 古 语说以 1
,

叮1: 1
,

等
。

东乡语里不仅有aj i
、

的i
、

uj i 等类 型
,

还 有很 多

仍保留着辅音的词
,

例如
: n o“ o s u n

( 协帕 )
、

t o
o ‘o n

(哪材 )等
。

东乡语里有
Qo 、

Q u
、

o u
、 “u 、

u Q
、

u

oj 等 类型的复合元音
。

近代蒙古语里这类复合元音 已

经变成了长元音
,

例如
:

喘
小 , 内

,

耐
·

耐
等

。

东乡语的这类复合元音未能来及演化成

长元音的情形
,

就证明了该语言的元音和谐律不甚严格
,

元音异化也较弱
。

如果认真观察上

述几个复合元音
,

实际上Qo 和Qu 设有什么差别
, 。 u

和au 也不是很清晰的
,

uo
i 一
:aj 实为 一

个音质
。

所以概括起来说
,

只有Qu
、 “ u 、

uQ 等三个复合元 音
。

例 如
:
sQ

。

一
“““

(咐》
dou r。

(碱 , )
、

q
u Q

j
‘舀In ( n顶耐)等

。

还有
,

前面提及
,

听起来有些象
u。 、

u Q 一类短复合元音的
,

实系
。 和 u 的语音音 质 问

题
。

这里还应说明的一点是
,

复合元音
“ Q只在G “ “

(州)
、

d ;
“r ““”

(

一
了)等少数几个词

里出现
,

多数情况是 出现在外来借词中
。

在蒙古语里 已经长元音化了的一些词
,

东乡语里却读作短元音词
。

例如
: ulu (肺材)

、

扣。 (
,
矽 )

、

to

r

id 红 (气, 峨码等
。

这种情形在满洲一通古斯语里也经常见到
。

东乡 语 里

有时也可 以听到长元音
,

如
: qa:
一

介丫阅
、

qo

’ ‘“

一
如砂袱于

ja : IQ (,咧应〕)
。

有的同志认为
,

东乡语存在 ia
、

i
。、

元。
、

iu 等类复合元音
.
这种说法并非绝对 不 能 成

立
,

尤其是常常出现在外来借词里
。

但是东乡语里有一批特殊的 辅音
,

如d;
、

t 。
、

。 等
,

它

们属舌 面 前 辅音
,

其后接以元音时
,

听起来有点象i元音
.

格
·

特
·

桑席耶夫在他 1953 年出 版 的 《蒙 古 语 比 较 语 法 》一书中写道
: “

有时在 书

面语里见到的由袱丫 心
·

, (
“ r 叭 ” r ”、 “

j
“
) 等组合而成 的所谓上升复合元音

,

实在是进入

鳄化辅音之后的长元音罢了
” 。

这一 说法反映了喀尔喀
、

察哈尔和苏尼特方言的实际情况
,

同时也适于东乡语的情况
。

但是由于东乡语里缺乏或没 有长元音
,

其属于短元音是无疑的
。

东乡语里除d;
、

t 。
、

。之 外
,

还 有 一部分辅 音 在 鳄 化
,

例如
:
引e m “

(
。宁一杨讨)

nJeri(何 , )
、

g j
e 你e (冲佣)

、

b J
e r

i
(

。;。)
、

m j
e ”“u (‘州, )

、

n
j
u ‘Q k

u
(

j

肺田 )
、

k j
e

1 )
“ n

(时)等
。

蒙古语一般在阳性词里存在鳄化现象
,

但是东乡语却在 ( d 多
、

印
、

。除外 )阴性词 里 常

常见到
,

这确是一个奇特现象
。

总而言之
,

东乡语元音音位共有
Q、 。、

i

、
o

、
u

等五个
。

但是东乡语还有几 个 土 语 差

别
,

所以相互之间难免有这样那样的不同
。

概括几种土语的一般特点
,

我以为上面所述元音

音位的清况基本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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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
,

向神佛祈祷
,

向观众祝福
,

有时还介绍一下正戏的内容
。

重:
“

雄
”

( , 且
哎

), 是正戏
,

长的有唱几天的
。

场面多和汉族南曲近似
。

“

扎西 , (
门匀

料姗的祝徽
「

嵘煞甄
同时接舜视众的的捐赠

.卜
�虽

“

顿
”

和
“

扎西
”

仪式
,

因袭
“

跳 鬼
”

来的
。

但表演的形式则是歌唱与

舞蹈相结合
,

中间夹杂着说白
。

演唱的演员在场中心
,

未上场或退入行列的演员伴唱伴舞
,

有类似汉戏 (元曲或现在的川剧
、

陇剧 ) 的帮腔
。
+

伴奏的乐器很简单
,

一般只有大鼓一面
,

铜钱一付
,

有的地方 (如康地 ) 加用锁呐与长

号
.
乐器是伴随舞蹈的节奏的

。

歌唱时
,

乐器停奏
,

为的是免影响观众的听闻
。

以上所介绍的藏戏表演形式
, 几

都是指解放前而言
。

解放 以后特别近
一

几年来
,

己有舞台演

出
,

无论服装
、

道具 以及器乐布景等方面都有了改变、 表演形式也有了新的发展
。 、

注
:

¹ 见 《民间 文学》195 8年 12 期
L ’

,
’

价

º 藏族群众认为孔雀 虽美
,

但却吃有毒的东西
。 ‘

此处比喻反动 农奴主衣着华丽
,

内心狠

毒
,

有如孔雀
。

全诗讽刺农奴主不劳 而获
,

,

靠剥 削生 活 (
一

见 《藏族民歌选 》164页
,

民族 出

版社 198 2年版 )
。

» 引 自《藏族民歌选 》 一
; .

、 一

( 上接72 页 )
’ ‘

、
一

’

注
: ‘ 、

¹
引 自《蒙古语言研 究论 文集 》( 内荤古师范学

一

院印刷 ) 那 顺 巴 稚 尔同志的 文章
.

º 见格
·

特
·

桑席邓夫 《蒙古语比较语 法 》的语音概述
。

» 托达叶娃 《东 乡语 》
,

英斯科 19 61 年版一语青部分

…
;
户 户

¼ 引自鲍培著 《蒙古语 比较研 完绪论 劳语音学邵分
‘

扮
,

½
本文列举的突厥语词例 引 自埃

·

捷尼舍夫吸突瓜语言研究子论 》。书(井中有的是
-

者转 写为 国际音标 )
。

¾ 刘照雄 《东乡语 简志 》
。


